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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每次来大辽河边拍落
日，我都会想起王维的这两句诗。只是大辽河流经市区后
绵延数里，蜿蜒逶迤，两岸芦苇林立，草木丛生，并无

“大漠孤烟”；“长河”倒是可以用“辽河”替代，赶上晴
天少云，落日确实圆润。

大概十多年前，我喜欢上了拍云彩。不是“长枪短
炮”那种拍，单纯就是用手机拍。云图本身就是虚幻的、
稍纵即逝的，根本用不着高清晰的镜头和高分辨率的像
素。拍云彩不是闲得无聊，是我对虚无缥缈的事物产生了
兴趣。这种闲，是悠闲。就像各式各样的云，自在而又决
然，它们没有左与右的偏执，不拘身份的高下，一点都不
像忐忑的人间。我家住在大辽河岸畔，从小区走到河沿
儿，距离不到300 米，几分钟的时间。在河沿儿拍云彩，
倒不是大辽河上空的云有多好，云彩高高在上，在哪看都
一样。只是拍云彩这种爱好，需要心境的加持，预测远远
跟不上风云变幻，有时一天也等不到一张满意的云图。有
时候，那些灵动的怪物肆无忌惮地和我对视。宽阔的大辽
河上空，可以释放很多想象。也许，我就是在体验什么叫
过眼云烟。

8月的一个傍晚，我又来到河沿儿。辽河上空的云彩
在晚霞的映照下恣肆而张扬，让人捉摸不定。原本白的云
慢慢就红了；原本乌黑的云更加黑了，像着了墨一样；原
本中规中矩的云朵，或妖娆，或诡异。这时候，更加耀眼
的夕阳登场了。它悬挂在距离水面三竿到两竿的位置，圆
圆的，像一盏硕大的红灯笼。余晖，与落日连成一体，洒
在河面上，随波摆动，像不由自主的灯笼穗儿。这是我第
一次在家乡的大辽河上看到如此美丽的落日。彼时，河水
正在涨潮，我一边欣赏着辉煌的落日，一边感受着河水倒
流的壮观和气魄。

之后，我在一年间写下了一组诗《辽河十二月》，把
我在河沿儿每个月看到的景象和所感所悟记录在12首诗
中，其中两首提到了辽河落日。

有学者将营口段河流归属为浑河，最终被命名为“大
辽河”。其实，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浑河，还是现在的大
辽河，我们营口人都坚定地称呼其为“辽河”。营口还有
一个值得炫耀的说法，即营口是中国大陆上唯一一个可观
夕阳坠海的地级市。这是央视说的，我姑且信以为真。夕
阳坠海，其实是辽河落日的延展。如果只在河沿儿看落

日，夕阳就是落在宽阔的河面上。如果一路西下，过了辽
河特大桥，我们看的就是夕阳坠落在辽河入海口；继续向
西、向南，就是妥妥的夕阳坠海了。

当然，夕阳的坠落点不是被河水冲走的。随着季节的
变化，夕阳变换着位置坠落。基本规律是逐渐向西南方向
移动，夏天叫辽河落日，到了冬天就是夕阳坠海了。即便
隆冬时节，落日依然十分迷人。下午4点半左右，太阳开
始收敛耀眼的白光。晚霞投映到海面，海面熠熠生辉。落
日准时出现，它垂悬在天边的样子，很容易让人想起一部
国产电影的名字——《大红灯笼高高挂》。但它不会容许
更多遐想，仅仅三五分钟，落日就已触及海面，接下来便
是海水吞日的全过程，像是正在发生的日全食，直至光润
也消失殆尽。冬天的落日和夏天的落日没什么不同，只是
它悄无声息地穿越了厚厚的冰层，仿佛近景魔术，让人看
不出一点儿破绽。

曾经有那么几天，我心情大好，天气也积极配合着
我。我连着三天到河沿儿看落日。连着三天，太阳都在同
一个地方垂直坠入大辽河，也许有偏差，但河面宽阔而绵
长，肉眼根本看不出来。连着三天，我去的时候都是涨
潮，河面风大浪大，呼啸着向上游涌去，一浪挨着一浪。
偶尔有几只水鸟在波涛汹涌的大辽河上空盘旋，像是夕阳
下的舞者，更像是和我一样的观察者。连着三天，我都静
默无语，我知道我的话不起任何作用。日落大辽河，是河
水的包容；水鸟盘旋，那是天空的领地。我想，管不了身
外的事就管好自己吧，因为有很多时候，我连自己都把控
不了自己。

看辽河落日、或拍辽河落日，虽然会占据我一定的闲
暇时间，但是其中的乐趣往往会让我乐此不疲。有时，我
会把落日托在手上，定格在相机里；有时，我看到落日

“卡”在辽河特大桥的铁架上，竟然有些许的担忧；我甚
至拍到了一张酷似“夸父逐日”的云图，让我沾沾自喜了
好多时日。

想起诗人余秀华的两句诗：“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
体/必然驮住了无数次的日落。”千百年来，大辽河永远
生生不息地流淌着，渤海永远漫不经心地波涛着。我们
这些有福的人，不仅得到了大辽河的滋养，还享受着心
灵的荡涤。

（2026年2月28日）

正月十五的余温还未散尽，我踩着次日的晨光走进楞
严禅寺。香客已稀，只有工作人员在收拾昨夜的香火。木
铲翻动灰烬的沙沙声，成了这方古刹最清透的晨曲。

大雄宝殿前的香炉已被清空，残留的青烟丝丝缕缕，
缠上雕花飞檐，又缓缓消散在风里，像要把昨夜无数的祈
愿，都悄悄收进那斑驳的斗拱、陈旧的木梁里。我沿着青
砖铺就的甬道慢慢走，青砖被岁月磨得光滑，脚步也不自
觉地放轻，仿佛每一步，都在与这百年古寺对话。

转过殿角，楞严宝塔突然撞入眼帘。它是八面九级的
楼阁式塔，青砖作骨，飞檐为翼，层层叠叠向上，直抵云
天。每一层檐角，都似在轻迎长风，每一块砖瓦，都藏着
岁月沉淀的安稳。抬眼望去，塔身高耸，如一支巨笔，在
天地间写着无声的经文，写着慈悲，写着安然。

此刻，楞严宝塔正沐浴在初升的朝阳里，塔身的琉
璃瓦泛着柔和的金光，驱散了晨雾的微凉。我绕着塔基
慢慢走了好几圈，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青砖，能清晰摸
到岁月刻下的纹路，那是时光留下的印记，也是古寺无
言的诉说。

风穿过塔檐的铜铃，叮铃作响，清脆而不喧闹，像是
在回应远处工作人员收拾香案的声响，一远一近，一轻一
重，谱成了寺院独有的晨歌，漫过庭院，也漫进心底。

行至公园门口，一位妇人缓步走近，衣着朴素，手
里捧着一支抽签筒，眼神温和，低声念叨着：“抽一支
吧，很准的，求个平安顺遂。”我只是一笑，轻轻摇了

摇头。命运，岂是几支竹签便能算尽？古寺的清晨，新
的一天，正从清扫的扫帚间、木铲的翻动里，缓缓铺展
开来。未来不在卦象里，而藏在每一个当下的选择中，
一步一行，一念一择，都在悄悄勾勒，属于你自己的人
生模样。

离开时回头望，宝塔的影子被朝阳拉得很长，一直
延伸到我脚下，与青砖的纹路交织在一起。原来真正的

“求佛”，从不是烧最高的香、抽最灵的签，而是在这样
一个安静的清晨，卸下浮躁，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就
像这被收拾干净的香炉，只有清空了杂念，才能装进新
的阳光，才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寻得一份心安与从容。

追着冬日夕阳，我漫步在素有“东北第
一滩”之称的白沙湾黄金海岸线。

空气，清凛凛的；大海，平展展的。
熟悉了大海汹涌，忽然面对静止的它，那

种反差感和欢愉之情难以表述。何况现在正是
太阳一日中颜色最浓烈最富有诗意的时刻。

白沙湾很静，静得可以听见心跳细密的
韵律，静得连轻撩起我长发及腰的风儿，顽
皮似的悠悠荡荡加入了韵脚。我垂青这份安
静，恰和平素里本真的性格。虽身处闹市，
却喜偏隅浅隐。打破静谧的是踩着细软沙子
的脚步声，细细的，斜斜的；更像刻意捣乱
的沙锤，一下一下晃动静的樊篱，静的平
衡，静的秩序。

软软的沙滩，蜿蜒地顺着海
岸线向东西方向爬去，与之相依
的海水，在跟寒冷对抗与比拼
中，渐失气势，而后，退向远
方，退向天际，留下一张巨大无
比的洁白信笺，等知音翰墨，待
知己抒怀。

雪零零散散地停留在景区内
的栏杆、棚架、观景台；尤其是
沙滩，这一块儿，那一片儿，像
天空不小心掉落的云，加上落日
余晖，竟多了一层神秘气息。

生活中我最喜欢蓝色，大海
符合我的审美。

我愿意躺在白沙湾的沙滩上
弯成一枚新月，惬意地瞧着海
水，它们温顺，倔强，咆哮。浪
一簇簇涌动，花一朵朵盛开；它
们撕咬沙滩，又迅疾地离开。从
各地赶来的人们，欣赏着白沙湾
蓊郁的绿，纯粹的蓝。沙滩上、
绿荫处、海水中，帐篷、遮阳
伞、摩托艇汇成一幅幅五颜六色
的休闲画卷。成群的海鸥或翔舞
海面，或绅士般在沙滩踱步，那
神态实在是可爱至极。偶有呆头
呆脑的，落于人群，而后臊眉搭
眼啊啊叫着飞向大海，翅膀扇起
一颗颗沙粒。我用善意友爱的眼
光目送海鸥远去。

海沸腾着，景区内热火朝
天。八仙过海壁画、龙凤寺、孤
仙洞、仙人井等等景点，都有打
卡或者寻古的人们。

天色渐渐灰蒙。难道我脚下的沙滩就是
传说中那条白龙？片片残雪胜似白鳞，还像
它撞击浮渡河畔的白沙山时掉落的碎块。黑
龙呢？我望着延展的黄色海岸线与冻得雪白
的海面，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因为我曾目睹
过白龙黑龙在海里追来赶去的奇特景象。想
必许多人来白沙湾游玩，也想大饱眼福，不
虚此行的。

说是奇观，其实是大自然与人类完美的
巧合。

白沙湾景区从仙人岛至浮渡河入海口，全
长约 15 公里。原来规划好的沙滩到海的距
离，一到大潮，海水会无忌地蹿上岸，给景区

造成破坏和困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在
海里筑起两道堤坝，缓解海水冲击沙滩的力
量，所以，现在沙滩呈现的温情和舒缓，归功
于两道堤坝。没成想反倒为白沙湾新增添了一
处景点，还契合了当地的一个传说。

那天，我是漫不经心，毫无准备的。
站在观景台眺望，东西走向的防堤坝影

影绰绰。海鸥起起落落于坝上，而后融入晴
朗的天幕。那一声声鸣叫，像缀满空中的风
铃。某个时刻，某种契点，堤坝在海水不断
奔涌中竟神奇地游动起来。稍远些的，随着
海浪翻滚、碰撞，激起的白色浪花拥拥挤挤
地贴附于坝身，再加阳光照耀愈发白亮，犹
如传说中逃跑的白龙；稍近些的，随着海水

劲头减弱，拍打堤坝溅起的水花
少而弱，遮盖不住黝黑的坝体，
像极了不远千里赶来的黑龙。

是虚幻吗？还是我脑海中的
传说再起作用，使我产生臆想？
但，它就那么真实地存在，在浪
涛的一声声轰鸣里追来赶去，关
于善恶，关于正义。

我踩着沙滩与海面的衔接
处，柔软与坚硬同时抵达。我决
定朝海的深处走一走，去感受冰
雕雪塑的大海。

冰面寒意浓重，夕阳早已在
海的边际燃烧起来。红霞如一条
从天而降的瀑布，气势磅礴地砸
向冰面，激起的线条向四方飞
溅，线条既激于冰，又如碎玉落
盘。瀑布中段，仿佛碎割成千万
条丝绦不断地、无穷尽地往下
垂、往下坠。冰面毫无惧色，以
坚中带柔的气质承接着。我被眼
前宏大的自然叙事所折服，被这
份壮丽的自然景观所震慑，敬畏
之心油然而生。

一对身影从燃烧的天际线走
来，从黑点到清晰。他们打闹，
追赶，欢快的笑声不停地在冰面
飞。我佩服他们的勇气和爱情的
力量，在冰封与丹霞空间演绎童
话故事里的王子和公主。太阳藏
在云层后面，恣意挥霍着属于它
的快意，瀑布霞光已被撕扯得宛
如一只拖着长长尾巴的凤凰。冰

冻的海际线在这特殊的光影里酷似一条冰
龙，大自然呈现一幕“龙凤呈祥”“冰火两重
天”的奇幻世界。

远处港口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像给海镶
嵌珍珠头饰；几只烟囱冒出的烟，袅娜的飘
向天空。

如果春夏秋的白沙湾是一位浓妆淡抹总
相宜的丽人，那么在冬季她就是一位天然去
雕饰的佳人。美得各有不同。

余晖尽染的白沙湾，宁静，洁白，通透。
我该走了，绯红的手、酡色的脸比拟着

晚霞。沙滩很软，我却特意寻找有厚雪的地
方走，脚下发出“吱嘎，吱嘎”的脆响。

因为我想喊醒沉睡的春天。

辽河落日辽河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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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作家写营口

晨访楞严寺
（山东威海）徐广远

一树一岁月，一叶一风情。一棵树，见证一
座城。

“文旅”版面向读者、作者征集“营口的树”
主题稿件。写街头绿荫、河畔垂柳、山间古木、
百年名木均可，用朴实文字讲述树木与营口的故

事，展现滨城生态之美、城乡风貌与烟火气息。
体裁不限，散文、随笔均可，语言接地气、有温
度，字数1000—2000字。

稿件请发至邮箱 332436822@qq.com，注明作
者、联系方式及详细通讯地址，择优刊登。

阳光，营口最动人的底色。它是春日
融冰的暖光，盛夏灼岸的烈光，金秋铺野
的柔光，冬日裹尘的温光。它落在百年古
刹的飞檐翘角，漫过大辽河四季流转的冰
面与清波，洒在西炮台斑驳夯土墙的每一
道纹路里，铺满白沙湾朝暮更迭的柔软沙
滩，也栖在寻常人家檐角，伴着晨鸣与暮
色，晕染出满城烟火暖意。

一城风光，半城日光，晨昏流转不
停，四季更迭往复。营口的灵秀与厚重、
温婉与壮阔，全都藏在这一束束跨越四
季、浸润古今的阳光里。

清晨的朝阳，照亮营口的静谧与安
然。晨光轻拂楞严寺，青烟绕塔，铜铃轻
响，为古刹镀上一层柔和金边，扫去尘世
浮躁，留一方心安净土；晨光驱散薄雾，
漫过大辽河初融的冰面，清冷中透着温
润，唤醒整座城市的生机。无论寒暑，这
缕晨光总能抚平喧嚣，让港城在安然中开
启新的朝夕。

白昼的日光，是鲜活灵动的城市脉
搏。初夏日光倾洒，大辽河水波荡漾，鸥
鸟翩跹逐浪，丹顶鹤在湿地闲庭信步，壮
阔鸟浪如约而起，人与自然和谐相依，绘
就生态营口的诗意画卷；金秋暖阳铺陈，
河海两岸草木鎏金，老港码头船桅错落，

日光映着往来烟火，藏着这座城生生不息
的活力。日光所及，是自然的灵秀，更是
城市的鲜活。

傍晚的夕阳，厚重绵长，藏尽营口的
岁月风骨。大辽河落日圆润如灯，夕阳缓
缓坠向海面，这份河海相拥的落日盛景，
是独一份的壮阔；西炮台暮色沉沉，夕阳
余晖轻抚斑驳墙体与百年弹坑，历史的沧
桑厚重与当下的安宁祥和，在落日光影中
静静交融，诉说着港城的百年过往；白沙
湾的余晖漫过碧海银滩，北国海岸的壮阔
与温婉，在霞光里完美相拥，四季夕阳各
有风韵，却同样动人心弦。

这缕四季流转的阳光，照见河海之乡
的灵秀底色，见证百年港城的风雨担当；
它暖着街头巷尾的市井烟火，护着河海湿
地的生灵万物，更凝练成独属于营口的城
市之光，藏着文脉底蕴，载着烟火温情。
从蟠龙山巅到辽东湾畔，从百年老港到西
海岸边，阳光所至之处，皆是营口的温柔
风骨与独特气韵。

我们以文为笔，以四季阳光为墨，循
着朝暮日光的轨迹，串联起这座城的晨与
昏、古与今、静与闹，定格河海与阳光相拥
的每一刻美好。愿以这几篇光影文字，读懂
这座河海港城，独属于阳光的浪漫与深情。

河海映日 城韵悠长
崔薇薇

落日余晖。 宋振友 摄

楞严禅寺。 徐广远 摄

云海苍茫。 吴晓英 摄


